
“脚不缠，发
不盘，剪个毛盖变
红男，跟上队伍打
江山。”

当历史的目
光聚焦在几万名
参加长征的男红
军 身 上 时 ，不 足
3000 名女红军的长
征历程却少有人
提起。

有的女红军
在长征途中生下
孩子，生下的同时
又要被迫扔掉孩
子；有的女红军身
背 大 刀 、手 握 步
枪，与男战士一样
浴血杀敌，枕着死
人 的 头 骨 入
睡……长征结束
后，红四方面军当
初参加长征的 2000
多名女红军只剩
下 1000 多人。有的
女红军，牺牲时连
名字也没有留下。
有的孩子，从此一
辈子再没见过母
亲。

读懂这些女
红军，读懂这种在
柔弱中迸发的坚
强，才能真正读懂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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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红色传奇

长征前苛刻的体检

刘英在赣南于都河畔寂静的
于都县搞了几周的扩红工作了。

26 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
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
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 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

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
“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决定
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
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面对几十
万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
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

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
件只有三项：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
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
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 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
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
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患病、怀孕、身高不够、体重不

足都是淘汰的因素，最终合格的只
有 20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

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
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
的丛林法则。

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走或者
留，就此改变。
一同跟随转移的还有 10名女

红军，她们担任要职，也是党政军
领导的配偶。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
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
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
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 名女
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
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邓
颖超、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
品，按规定不能超过 15斤，部队配
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
牙刷。

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是女人而
受到特殊的照顾。

长征出发过去 72年后，当年
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
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 30
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

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
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
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
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
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
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
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 1935年 3月，有一次，敌

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 3个。危秀
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
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 1.5米，姐妹

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
“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
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

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
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

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
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
方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
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
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

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
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
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
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
散散步一样”。

降生，意味着分离

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怀孕、产
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刘英曾暗暗发誓：五年不结
婚。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

可能生孩子，大麻烦会接连不断：
怀孕了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
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
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 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

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
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这时，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
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
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

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
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
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
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
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
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
有答应。
当地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

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

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

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
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
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
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

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
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
响。
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

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
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

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
子终于出生了。
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

分离。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

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
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

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
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
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

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
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
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
边。

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
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勃然大
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
么？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一个多月前，陈慧清的姐妹廖

似光刚经历过这种痛苦。
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挺着大

肚子，跟着通过了国民党四道封锁
线。
三个月后，廖似光早产生下一

个男孩，生下后立刻将孩子送给老
乡收养。
这是廖似光第二次生孩子，也

是第二次抛弃孩子。在上海做地下
工作时，廖似光曾有过一个女儿，
但也被迫送了人。

漫漫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
中，就有包括贺子珍在内的5位女
红军干部先后产子，没有一个孩子
能随母亲前行。

就在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
候，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组织部长
李贞和丈夫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
的 1935年 11月，她随队长征。

怀孕的李贞曾被动员留在根
据地，但她哭着要求随队，保证不
添麻烦。
带着身孕翻过了大雪山，走进

没有干净水源的草地，李贞终于早
产。还没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
在病患摧残下，这位新中国第

一位女将军一生未曾拥有过自己
的孩子。

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跟着妈
妈走完了艰苦的征途。
红二方面军出发那天，蹇先任

的女婴刚满 19 天。因为前方传来
的捷报，孩子的名字就叫贺捷生。

女婴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
度过了漫长的征途，竟然没有掉队。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长征前
就有了身孕。1936年6月，姐妹二人
在四川甘孜相逢，进入松潘草地第
一天，一个天色突变的晚上，蹇先
佛临产了。
这两个母亲，怀里绑着年幼的

孩子，一路走到陕北。创造这个奇
迹的，是伟大的母爱。
这两位坚强的女红军，姐姐是

贺龙的夫人，妹妹是萧克的妻子。

“五百农妇缴一团”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
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
血和死亡。

就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不
久，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
陵江西进，队伍中女红军已经超过
2000多人，被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很多女红军曾是受尽欺负的
童养媳，当上红军后，她们见到了

人生中最惊奇的事情：男女平等。
女人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力量，

有时比男人还大。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

第1团团长、政委。这个美丽女人，
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
勃。三年前，她已经是红四方面军
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女性在军队中
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不
久前，川军一支部队进攻红四方面
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
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
行周旋，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

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
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
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在
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
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五国文字”、
“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
能人。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

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70 多年
后，四川省小金县 93岁的女红军
安秀英还能哼起这首红军歌曲。

但安秀英的命运却在长征途
中转了个弯。
安秀英还记得1935年4月红四

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战役。她跟着
妇女独立师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
战斗。激战两昼夜，二十岁左右的
女红军们用乌泥涂脸，不蓄头发，
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打绑带，英
姿飒爽，俨如男兵。
接下来的遭遇战中，安秀英的

右小腿被两颗子弹打穿，卫生员用
刀子划开伤口将子弹取出来。几十
年后，这处伤口还经常疼。
伤好后，安秀英再也没有联系

上部队，从此过上普通农妇的生
活。直到 1984年，安秀英被证实为
“流落红军”。

1935年 6月，刘英随中央红军
即将到达长征的终点。红四方面军
的张琴秋和姐妹们却迎来一次大
战。

红四方面军需要北上与中央
红军会合。但必须速出甘南、抢占
腊子口、攻占岷州。

妇女独立师下面的一个团承
担在正面仰攻中担任后卫的任务。
腊子口是甘南门户，地势险峻。

女红军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
谷之中，不突击就可能会被围攻。一
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
向敌人发起进攻。断后的一个排与
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刺刀的寒光
闪烁，身体的鲜血喷涌。
血战之后，红军伤员安全通过

腊子口，女红军牺牲了70多人。
出腊子口那天，雨下得很大，

草地上到处都是渗出的水，没法躺
着睡觉。疲惫的张琴秋找了一块石
头迷迷糊糊睡到天亮。醒来一看，
她枕了一晚上的竟是个死人头。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

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
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到1936年
年初翻越党岭雪山时，当初的2000
多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
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年 10月，红四方面军到
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
——— 2000余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
本报记者 任鹏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
红军。左起：刘英、夏明、蔡
畅、陈琮英。（资料片）

参加长
征的部分女战
士合影。

（资料片）


